
1840 年 6 月至 1842 年 8 月

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英两

军在虎门、广州等中国东南沿

海地区交战，入侵的英军士兵

已经能够熟练地操作起前装燧

发 滑 膛 枪 ， 有 的 还 会 操 作 火

炮，而清军只有一半的士兵使

用 火 器 ， 另 一 半 仍 然 手 执 弓

箭。是清军装备不起这些先进

武器吗？否也。史籍有载：在

这场战争爆发之前 20 年，大清

帝国的年总产值已占世界总份

额的 32.9%。原来，在天朝大

国中沉睡的清军不愿意放弃弓

箭这个看家本领和当年夺取天

下的法宝。清军在这场战争中

败得实在不合规律、败得实在

不 合 常 识 、 败 得 实 在 匪 夷 所

思，不仅执箭的士兵就这样死

在众所周知的史书里，而且成

为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大

拐点。

善用弓箭，是清军这个来

自 于 游 牧 民 族 的 一 种 “ 胎 里

带”的技能，但他们太相信自

己的感觉，太相信过去成功的

经验了，压根儿没有意识到社

会一直在发生着巨变，唯一不

变的就是变，最终将他们往昔

的“成功”沦为失败之母。白

驹过隙、光阴荏苒。作为历史

的后人，如何对待前人的成功

经验，实质上是对我们思维方

式和治理能力的实际检验。

成功的道路是一样的，而

脚步是不一的。许多人兴许都

有过登山的经历，当你登上巅

峰回眸一望，其实大家都走的

是一条道，但每个人的脚步是

不一样的。从哲学层面上讲，

登山的道路是矛盾的普遍性，

而每个人的脚步是矛盾的特殊

性，普遍性是大家共同面临的

矛盾的共同点，但具体到每个

人的脚步，有人走得快，有人

走得慢，有其不可复制的特殊

性，也是一个人区别于另外一

个人的本质特征。哲学自从在

古希腊诞生起就建立起一种主

客观两分的认识框架或方法。

世界上不存在不表现为现象的

本质，也没有离开本质而存在

的 现 象 。 本 质 和 现 象 是 统 一

的，但二者又有差别和矛盾。

而本质从整体上规定事物的性

质及其基本发展方向，现象从

各个不同侧面表现本质；本质

由事物内部矛盾构成，是比较

单一、稳定、深刻的东西，靠

思维才能把握；现象是丰富、

多变、表面的东西，用感官即

能感知。诚然，历史上许多成

功经验的产生，既是当时社会

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运动的结

果，也有它自身本质的特殊因

素 ， 有 的 还 具 有 很 大 的 偶 然

性。极端的经验主义有时极有

魅力，可惜时间不愿意与它站

在一起。无数的史实雄辩地证

明，面对过去成功经验教条般

地死抱不放，最终抵挡不住岁

月的磨砺。

过去的船不一定摆得了今

天的渡。对历史上成功的经验

应当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切

不可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而照

搬照用具体做法。就像几十年

前用于渡河的小船，今天未必

再能进行摆渡，因为河床、码

头、水流量等都可能发生了变

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运

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发展不

是同一事物的简单重复，而是

具有新陈代谢的性质。在不断

的运动、变化、发展中，任何

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

的过程，过去、现在、将来，

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这

里有一则故事，也许是如何对

待过去经验的最好的诠释。有

一 群 猴 子 住 在 山 脚 下 的 树 林

里，聪明的猴子阿三就是其中

的一员。有一天，阿三和几只

猴子一起爬到了半山腰，发现

来这里采野果的动物比山脚的

树林里要少得多，便美美地吃

了一顿。后来阿三习惯性地向

山的更高处攀登，当来到了山

顶时一看，这里只有零零星星

的几棵雪松。此时，阿三因精

疲力竭而倒下了，很快饿死于

山 巅 的 积 雪 里 。 这 个 寓 言 是

“思路决定出路”的最佳佐证，

也是理解对任何事物需要准确

把 握 的 最 佳 个 案 。 从 哲 学 上

讲，它提出了历史隐而不见的

要素，经验主义害死人啊，能

活下来的都是最能适应变化的。

莫踩“成功反被成功误”

的 雷 区 。 唯 物 辩 证 法 告 诉 我

们，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性有一

个度的规定性。这种度的规定

性实际上对能动关系的双方来

说，就是主体行为的边界，超

出度的范围，所能动的事物就

会走向对立的反面。现实生活

中时常出现的照搬照抄过去经

验导致事倍功半或者彻底失败

的事儿，根本的原因是一成不

变的思维方式惹的祸。对过去

成 功 经 验 的 应 用 、 强 项 的 发

挥，仅仅从经验的层次上是无

法达到对现实事物发展过程的

深刻理解的，必须过渡到对事

物认识的理论层次，意识才能

接触到事物内在的和本质的东

西。要防止踩入“成功反被成

功误”的雷区，关键在于思维

的正确与否。然而，要获得正

确的思维，就得接受某种以认

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

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对过

去一切成功的经验都必须按照

批判继承的总原则，从本质上

分清利害、权衡时宜，然后针

对其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特

殊文化形态，采取具体的不同

方 法 来 加 以 分 析 、 取 舍 、 改

造，做到运用不照搬、创新不

离魂，注意“分寸”、掌握“火

候”、把握“界限”。一概肯定

或 一 概 否 定 的 做 法 ， 都 是 不

对的。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

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

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

习方式，深刻展示了世界发展

的前景。科学的态度就是既把

握其成功的精髓，同时因时而

变、因时制宜、因时而进、因

时发力，做到继承与创新的有

机统一，而且能够高瞻远瞩，

在看到今天的同时，看到明天

与后天，做出与现在相衔接，

又与未来相匹配的正确决断。

这就需要我们要真正按照党的

十九大指出的那样，坚持战略

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

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

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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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把马

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又不能完全把二

者割裂。如何克服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教条主义倾

向呢？出路是有的，这就是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本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实

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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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克 思 与 马 克 思 主 义
□ 童 萍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什么是马克

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

题，是任何一个研究者必须首先面临的

理论问题。然而，这一基础性问题在当

代却越来越模糊不清。当今世界，几乎

所有标榜马克思主义的学派都自称为马

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常

常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出“只言片语”

来论证自己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地位，以

一种唯我独“马”的姿态来批判和指责

其他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虚妄”和

“僭越”。

事实上，对于这种“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早已给予了批判。1890 年，恩格

斯在给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保尔·

拉法格的信中，曾经针对当时一些学风

浮躁的德国大学生和年轻的作家十分尖

锐地批评了种种自诩为“马克思主义”

的行为。这些人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把

马克思的一些对他们有用的话，当作标

签到处贴，生搬硬套，以此来炫耀自

己。恩格斯批评他们说：“所有这些先

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

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

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

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

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

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

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

蚤。’”可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

都坚决反对把各种虚构、附加、解释强

加给马克思的冒牌马克思主义。

那么，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

它有没有什么内在的统一的规定性呢？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说学术界还是有争

议的。特别是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存在一种国际性的潮流，即强调要把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严格划分开

来。在这一研究旨趣之下，各种“回到

马克思”“重读马克思”“走近马克思”

“走进马克思”的口号不绝如缕。不可否

认，文本研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有着基础性地位，它对于正确地还原马

克思当年思考的特定语境，弄清它的原

始状态和思想实质，客观地把握马克思

本人和他的后继者们思想的差别有着正

本清源的重要意义。但是，如果以文本

研究为借口割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

源流关系，就必然会割裂马克思主义的

内在连续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同

质性，甚至为部分人人为制造马克思和

他的后继者们之间的“对立”提供了

口舌。

事实上，在马克思逝世之后，马克

思主义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

运动中又获得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因

此，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只是为马克

思主义奠定了基础，而不能代替整个

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文本研究也只

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手段，不能

代替其他手段。列宁在 《我们的纲领》

中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我们决不把

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

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

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

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

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

义完全等同起来，又不能完全把二者割

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以反对资本主

义、建设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完备的

科学理论体系，既包括马克思的理论，

又包括各个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

形成的各种国别、派别的马克思主义。

其中，马克思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

“源”，马克思主义的各国的后继者们，

根据自己在实践中所面临的任务和问

题，结合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从各个

不同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这种思想体

系，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新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流”。马克

思主义就是由马克思发源而不断流变着

的思想体系，它之所以始终充满生命

力，成为各个时代的精华，就在于马克

思主义自觉地植根于实践中，随着实践

的发展而发展。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随着生活实

践的变化而不断创新的理论生命体，那

么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以马

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就

是以一种非教条化的、批判的态度，把

马克思主义看成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

和发展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把它看成是

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机械教条。对此，

马克思早就指出，哲学不是闭关自守并

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任何真正的哲

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哲学不仅从内

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

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

接触并相互作用”。恩格斯后来也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

使用的方法。”他一再告诫我们：“我们

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

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

也同样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

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时代的某

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

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本性

就决定了它不是自我观照，而是永远注

视现实，关心和研究自己时代提出的最

迫切的问题。

诚然，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

中，也存在着被教条化的危险和倾向。

那么如何克服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教条

主义倾向呢？出路是有的，这就是必须

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社会主

义实践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毋庸置疑，苏联解

体和东欧剧变标志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遭遇了重大挫折，但这不仅没有表明马

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恰恰证明了如果马

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不继续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话，也同样会使已经

取得的胜利成果付诸东流，苏联的解体

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

义和本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在中

国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特别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以

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当

代的理论魅力。同时，也恰恰是在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秉持马

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活生

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孕育了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 21世纪的马

克思主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宝库。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马

克思主义，就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全面准确地把

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真

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

用好。

学 哲学

哲学用

□ 时 伟

党的十九大第一次将纪律建设与政

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等并列起来，形成了更加科学更加成

熟更加完善的党建总体布局，这是党的

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为加强党的纪律

建设指明了方向，对于全面从严治党，

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有重大的理

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理论意蕴：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基本特性和宝贵
品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

党的实践中，十分强调纪律的重要性。

1847 年，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共产主义者同盟组建时，马克思就

鲜明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

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1860 年至

1862 年，在为 《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

志》 和 《军事总汇报》 撰写的评论文章

中，恩格斯强调，严格的纪律是一支部

队训练有素的重要条件，只有部队全体

人员严守纪律、严格履行条令和教令的

各项要求，才能保证部队在尽可能短的

时间内以最优途径达到预定目标。在与

巴枯宁宗派分裂主义激烈的斗争中 ，

1872年 1月，恩格斯深刻揭露了巴枯宁否

认党的纪律的目的和实质，深刻阐明了

坚持党的纪律对坚持党的性质、加强党

的建设的重要性。他强调：“没有任何党

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

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那末未来社会的

原型会变成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采

用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会得到

一个早期基督教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

又阿谀奉承的组织。”

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实践中，围绕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必

须有铁的纪律、铁的纪律是什么、怎样

严格执行纪律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十月

革命胜利初期，苏俄粉碎了帝国主义武

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取得了战争

的胜利，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列宁认

为，这是因为“党纪律严明”，如果“没

有纪律，没有集中，我们决不能完成这

个任务”。在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

派”幼稚病》中他进一步指出，“无产阶

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

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否定

党的纪律，“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

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

在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

践中，革命领袖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

各种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进行了激烈斗

争，推动党内纪律思想不断发展并走向

成熟，把党锻造为具有铁一般纪律的坚

强组织。严明的纪律也成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

历史意蕴：管党治党
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坚持用严

格的纪律立党。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只有 15条，但涉

及纪律规定的至少有6条，埋下了纪律的

种子。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 《中国共

产党章程》 设立“纪律”专章，明确了

一系列政治纪律、经济纪律、组织纪

律、人事纪律、保密纪律等，为党的早

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纪律保证。这种在

党章中设立“纪律”专章或相应内容的

模式，一直被历次党代会继承和发扬，

体现了我们党对基本特性的始终坚守和

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亲自制定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纪律是执

行路线的保证”的科学论断，强调“路

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

都不可少”。他还特别指出，只有党和

军队“加强纪律性”，才能实现“革命

无不胜”。严明的纪律成为我们党领导

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初

期，面对带有新时期特点的违反党的纪

律的现象在局部范围内滋生和发展，邓

小平及时指出：“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

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

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

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的领导，是

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

事无成。”“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必须加强党的纪律。” 这反映了在改革

开放初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就被摆在党

的建设的重要位置。此后，在改革开放

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党都极其重视党的

纪律建设。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反

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纪律和规矩得

到充分尊重和严格执行，党的团结统一

就有保证，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

么时候党的纪律和规矩遭到践踏和破

坏，党的团结统一就受到威胁，我们

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党在人民群众中

的威望就大打折扣。纪律严明成为党

的一个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

现实意蕴：新时代全
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支撑和
治本之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强调

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

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极大地增强了党

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先进性、纯洁性，

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坚强保障。

一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

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 。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二是把纪

律 规 矩 立起来，扎紧扎密制度笼子。

加强纪律建设，首先要把纪律规矩立起

来。6 年来，制定修订 90 余部中央党内

法规，“1+4”的党内法规体系框架基本

形成，党内法规工作迈入了有统筹、重

导向、成体系的“发展快车道”。三是

突出强调“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

本、最关键的纪律”，明确了党的纪律

体系的核心。四是以严格的监督执纪让

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无论巡视

监督、派驻监督，还是专项监督、日常

监督，都把纪律摆在突出位置，用监

督传导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增强

纪律刚性约束。把纪律管到位、严到

份 ， 才 能 确 保 纪 律 红 线 始 终 高 压 带

电。中央及时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为把纪律挺在前面、执行到位提

供了具体路径。

视视 点点专 家专 家

加 强 纪 律 建 设 的 三 重 意 蕴

理论研究

加 强 纪 律 建 设 是 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特

性和宝贵品质，是我们

党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

和政治优势，是新时代

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支

撑和治本之策。

核心阅读


